
　文学博士，延边大学中文系教授，１３３００２。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韩古代文学交流研究”（１３ＢＺＷ０９７）、吉林省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吉教科字［２００８］１６ 号）的中期成果。

①本文中所说的“朝鲜”，是指朝鲜半岛上于 １３９２ 年由李成桂建立、延续至 １９１０ 年的朝鲜王朝，此时其国号为“朝鲜”。

②李得春、金基石：《汉字文化与朝鲜汉字》，《东疆学刊》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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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

王克平

［摘　 要］　 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相似的文化积淀、相同的文学体式，以及诗赋外

交这一极富特色的外交模式，都为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出使明朝的朝鲜

使臣，又都是富于才学的文臣，有能力与明朝的皇帝、大臣乃至一般文士进行广泛的诗赋唱和及作品

交流。双方的文学交流，对增进相互友谊、解决两国间出现的政治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朝鲜使臣；明朝；文学交流；诗赋外交

明朝与朝鲜①的关系是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中最为友好的一个阶段，朝鲜使臣出使明朝非

常频繁。朝鲜使臣代表朝鲜国王赴中国行使外交使命，他们既是本国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和贯彻者，

也是两国文学交流中朝鲜方面的主体。

一、朝鲜使臣在明朝文学交流的基础

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是受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制约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社

会条件，使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更容易沟通和理解。

１． 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字文化圈

汉字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并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使汉字所载负的汉文化也被移植吸收，从而使

朝鲜半岛成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

（１）汉字是朝鲜的通用文字

“汉字是形成‘汉字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载体。”②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是同一文化圈内的

交流，这使交流的双方借助同一种载体———汉字、用可以相互理解的方式直接进行。汉字是朝鲜使

臣在明朝进行文学交流的载体基础。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以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直接使用汉字时期。二是与“吏读”并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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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读”是用汉字的音和意来标记朝鲜语，是一种汉语、朝鲜语的混合文字。因其学起来难度较大，也

不能准确地标记朝鲜语，所以在朝鲜半岛上没有通行开来。三是与《训民正音》并行时期。由于朝鲜

半岛使用汉字的历史悠久，再加上长期的事大中国，“在儒教传统社会里，谚文只利用在妇女之间往

来的书信或歌词中而已。”①直到朝鲜末年，谚文都没能在其境内得到广泛的应用。“韩文成为公式

文字，是在 １９４８ 年政府成立以后的事。”②因此说，汉字“在较长时期内作为朝鲜历代政府的官方文

字，且其历代的国家典籍、政府往来文书、文化知识的传播，甚至教育的推广皆以汉字为载体和媒介。

古老而系统的中国文字在朝鲜半岛受到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喜爱和重视，他们崇尚中国文化，以掌

握汉字，阅读汉文典籍，写汉文文章为读书人的正统。”③

“朝鲜在使用汉字时，去掉原来的音韵，只保留其意义，然后附加朝鲜式音读。这样，朝鲜的历代

文人可以通过汉文笔谈的形式同中国文人交流思想，还可以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并把握其深刻意

味，而且，能熟练地用汉字创作出文学作品。”④所以，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过程中，尽管双方

语音不同，却可以利用汉字这一媒介达到沟通的目的。

（２）明朝与朝鲜的文学具有同质性

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学交流就非常频繁。在文学交流与影响的作用下，汉文学成为

古代朝鲜半岛文学的主体形式。“文学的领域未必与国境相同，中国的文化及文学之流传普及四海，

外国人之研讨中国学术，非始自今日，东方诸邻邦，自古即颇为重视汉文学，因中国文字之使用，并不

限于我疆我土，其流传于朝鲜、日本、安南等国，为时已久。在该地尚无己国文字时，汉字为其表达情

感，记述生活之惟一工具。此外，中国典籍亦大量外传，中国学术文化乃在日、韩、越等国生根发芽，

四邻汉文学因之兴焉。”⑤这是朝鲜使臣在明朝文学交流的文体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通过多种途径源源不断地传入朝鲜半岛并广泛传播，成为朝鲜半岛古代文

人创作的范本，使朝鲜半岛“从古朝鲜时候开始，已经接受汉字和中国文学的形式来创作他们自己的

文艺作品”⑥。朝鲜半岛古代文人始终关注着中国文学的变化，追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这种用汉

字和中国文学规范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与中国文学有着诸多共同之处。如韩国学者洪蠫钦所说：

“历代韩国汉文学的形式与内容，都跟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古朝鲜时代的乐府诗，三国时代的

五言古诗，统一新罗时代的近体律诗和骈俪文，高丽时代的贯道与载道古文，近世朝鲜时代的性理学

与实学思潮的文学等，都是韩国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具体体现。”⑦

中国文学对朝鲜半岛古代文学的影响，不是出于偶然的机械的外力推动，也不是出于某些作家

之间的私人接触或一时的文学风尚，而是导源于朝鲜半岛古代文人对中国文人的推崇、对中国文学

作品的热爱，取决于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要求。如韦旭癉所说：“朝鲜从其本身的

历史和文化发展需要出发，长期以来，以极为热诚和勤劳的态度，认真不懈、持久深入地将中国古典

文学引进到本国，使之在其本国的文化建设中产生了不可否认的、不可忽视的作用。”⑧

正因为中国文学与朝鲜半岛古代文学在诸多方面具有同质性，阅读、欣赏中没有障碍，诗赋唱和

过程中有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使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成为可能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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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明朝与朝鲜形成了富于特色的外交模式———诗赋外交

诗赋外交导源于我国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赋诗言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能够有

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往往吟咏《诗经》，以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

养。孔子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①孔子将诗、语

言和外事活动密切地联系了起来，认为不懂《诗经》，就难以胜任诸侯的外交使命。因此，“赋诗言志”

就成为使者的一种必备能力。

在明朝与朝鲜的外交过程中，受当时历史环境中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赋诗言志”被赋予了新的

内涵和形式，并逐步形成富于特色和内涵的诗赋外交。这是朝鲜使臣在明朝进行文学交流的社会基

础。文学上的交往，是诗赋外交的初始和主要内容。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中，已经不是春秋

时期引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要求，而是即时即地写出符合情境的诗歌用以唱和。这是对一

个人文学修养的考验，更是一个国家文教的展示。尽管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但由于长期受中华文

化的浸润，其文明教化也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从而使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成为较高层次的

以文会友。

“由‘赋诗言志’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学素养，实际就是一个国家的文明风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在外交中取得受人尊敬的地位。”②因此，朝鲜特别重视赴明使臣的选拔，“当时的

朝鲜王朝遴选使行人员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官阶、应变能力、诗文才华、个体形象等各个方面，

缺一都很难入选。”③尤其是注重选派精通汉文化的文学之臣出使明朝。“朝鲜王朝使节一个重要的

任务就是了解明朝的国情和与明朝文人进行文化交流。由于语言的关系，除了公式性的场合利用译

官翻译以外，个别使行人员的这种文化交流往往是以笔答的形式进行，所以朝鲜朝政府对使行人员

的条件要求格外严格。因为明朝是继承中华文明正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国，而一向崇尚和吸收中

国古代文明的朝鲜朝延续高丽王朝的亲中华政策，进一步实行了慕华事大政策。加上使节团有在公

式性外交场合上的‘诗歌专对’和在燕购书、收集科学技术情报、私人文学交流活动的功能，朝鲜王朝

在选拔使行人员时格外地重视其文才，特别是文学功底。”④正因为朝鲜使臣汉文学水平较高，具备

了在中国进行文学对话的才学条件。

二、朝鲜使臣在明朝文学交流的体现

由于朝鲜的通用文字是汉字、主体文学是汉文学，双方在作品理解上不存在障碍，这使朝鲜使臣

在明朝的文学交流变得直接而便利。

１． 诗赋唱酬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学交流，远远超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韩国与中国素敦亲

睦，交往使节，皆极一时之选。诗词唱酬，亦非他国所及。”⑤在明朝与朝鲜时期，双方以文会友更是频

繁而普遍。

权近、李躌是有幸与明朝皇帝有过诗歌交往的两位朝鲜使臣。权近为解决“表笺事件”赴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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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赐其诗三首、权近作应制诗二十四篇，妥善地解决了“表笺事件”。“权近的‘应制诗’２４ 篇和朱

元璋的‘御制诗’是明、朝鲜关系史上的第一次‘诗赋相赠’，也是‘诗赋外交’的嚆矢。”①明永乐六年

（１４０８），朝鲜国王派遣世子李躌赴明贺正，明成祖隆重礼迎。“帝御武英殿，赐世子御制诗一篇，命世

子读过，谓世子曰：‘朕犹尔父也。’谓李天等曰：‘朕作诗与你世子，不是秀才诗赋。此诗有益于汝

国，在此秀才，宜各和一首。’”②李躌赴明时才十五岁，朱棣以“父皇”的姿态教他以诗，用意很明显，

赐诗、品诗、和诗都已不仅仅是文学层面的意义，而是要用儒家礼教来熏陶李躌。明朝皇帝与朝鲜使

臣的诗赋唱和，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诗赋外交起了倡导、鼓励作用。

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金尚宪以万寿节进贺兼陈奏使的身份出使明朝。在登州，金尚宪结识了久

居辽东因避乱来到登州的吴晴川，二人诗文唱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金尚宪作有《次吴晴川绝句二

首》、《吴晴川携酒来访，招伶人侑觞，晴川酒酣闻歌，泣下沾襟，即席口占以赠》、《次吴晴川大斌韵三

首》、《吴晴川恳求除字韵次赠二首》、《发登州留别吴晴川》等多首诗歌。双方的交往相知相契，倾盖

论交可谓跃然纸上。在济南，金尚宪与张延登相识，诗文唱酬、相交甚厚。金尚宪回国后，把自己在

明朝的观光诗文送给张延登。张延登阅后，非常钦佩，并给金尚宪的诗文作了序。

李廷龟曾四次出使明朝，结识了许多明朝文士。他们相互酬唱，结下了真挚的友谊。明万历三

十二年（１６０４），李廷龟以奏请使身份第二次出使明朝，与序班邓汝舟交游唱和。明泰昌元年（１６２０），

李廷龟因“曾在先朝善为辩诬”，被任命为辩诬陈奏使，第四次出使明朝。苏州人陈昌言和保定举人

王孙蕃闻李廷龟之名，便到玉河馆拜访李廷龟，双方多有酬唱。陈昌言作《奉呈大元辅老先生月沙台

下》诗赠给李廷龟，李廷龟以《次陈相公韵》回赠。王孙蕃以《奉呈月沙李先生》诗赠给李廷龟，李廷

龟以《次王相公韵兼示陈相公》回赠。双方的唱和诗感情深挚，表达了两国文人的相互推许。

李珥，十六世纪朝鲜著名的儒学学者。李珥出使明朝时，在北京与一位叫张芝的太医往来唱和，

李珥作了题为《次张太医芝韵》的诗：“金阙迎阳霁色鲜，九天钟动会群仙。魂飞故国云鸿外，身沐皇

恩雨露边。宾席每惭烦问译，骚坛何幸遇忘年。珠玑一吐通肝肺，说着离愁却黯然。”③从诗中看，李

珥与张太医是在官方宴会上相识的，而且是李珥主动发问的，他们讨论的问题是诗歌。从李珥诗的

诗题上看，是张太医先有诗作赠与李珥，李珥和其诗。从年龄上看，李珥当时仅三十出头，所以他的

这位“忘年交”张太医的年龄应在五十岁左右。

朝鲜使臣在明朝，与之进行唱和的明朝人员遍布各个阶层。以文会友、品鉴文学，成为朝鲜使臣

在明朝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

２． 文学书籍的购求及赠予

韩国学者崔溶澈说：“韩国古称高丽、朝鲜，自古以来向往中华文化，对中国刊行的文献典籍十分

爱好。”因此，“购买书籍，往往是朝鲜赴华使臣的主要活动之一。”④这是中国汉文图书流入朝鲜半岛

的最主要的渠道。

朝鲜所派遣的赴明使臣往往由文臣担当，并挑选一些专业人员与使团随行，以备访书、购书时的

顾问。这使朝鲜的购书上升至政府行为，资金也出自国库。“朝鲜李朝赴明廷朝贡，次数频繁，队伍

庞大，且李朝每次赴明的使节，大都肩负有国家的购书任务，这种以政府名义在明京师的大肆购书行

为，称为‘国购’。”⑤国购的图书以儒家著作为主，也包括一些中国文人的别集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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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赴明使臣出于对汉文书籍的喜好和需要，个人也往往大量购买。许筠曾以陈奏使、千秋使、

陈奏副使的身份，三次出访明朝，而且在北京逗留的时间比较长，有充裕的时间去购买汉文书籍，仅

在 １６１４、１６１５ 两年赴明时就购得书籍四千多卷。许筠购买的书籍中有许多中国小说，其《西游录跋》

云：“余得戏家说数十种。”①从上下文来看，是指通俗小说。同时，许筠也购入了不少中国的文言小

说，在其《闲情录》中就著录了许多他购入的文言小说的书名。

明朝文士看到朝鲜使臣如此喜好中国文学，也往往以汉文书籍相赠，为他们学习汉文化提供帮

助。明成化二十二年（１４８６），李昌臣以质正官的身份赴明，奉命搜求《苏文忠公集》，遍求北京也没有

买到。李昌臣回国时路经辽东，“偶逢进士前知县邵奎，与之语，因求苏集。奎即迎入藏书阁以示，仍

赠之。臣欲偿之，奎却之曰：‘何用价为？所以赠之者，以为他日不忘之资耳。’仍赠诗并序。”②李昌

臣求之若渴却没买到的《苏文忠公集》，在偶遇的邵奎那里却拒收书钱、相赠以为纪念。二人还饮酒

赋诗，以绝句相唱和。明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进贺使苏世让一行入京，礼部尚书夏言、礼部郎中曹存

仁见他们喜读书且诗做得也好，夏言就向他们赠送了《奏谢录》、《郊祀集》，曹存仁则赠送了《春秋》、

《朱子诗集》。

明朝的文臣出使朝鲜时，与朝鲜的文士多有频繁的诗赋唱和，朝鲜政府陆续把这些唱和诗文结

集为《皇华集》，成为双方友谊的见证和结晶。因此，朝鲜使臣赴明，常常把《皇华集》作为礼物赠送给

明朝的文士。明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二月，朝鲜国王召见冬至使柳世麟，“世麟曰：‘《皇华集》，臣欲使

通事私授于龚用卿、吴希孟之家，而出入之际，必持标契，故不得已告于主司。主司传报礼部。礼部

以为外国之人，持书册往来士大夫之家，不可擅行。谓臣等曰：欲奏闻而传授云。……褒奖我国曰：

尊敬朝廷使命，其慕华之意至矣。书册非如金帛，请使传授。……至十一月十八日，龚用卿、吴希孟

等到会同馆，使招臣等往见，然后始知二人皆受其册也。因以尺牍二度授臣，即所赍来书也。’”③明

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六月，朝鲜谢恩使沈光彦等从明京师回国，“光彦进曰：‘（明）皇帝康宁，视事则

依旧不为。且华察于三月差南京翰林而去云，故前所求皇华集不得亲传。且旧主事已!，故留与新

主事，俾传于华察矣。’”④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七月，朝鲜谢恩使申点启曰：“臣等所赍去《皇华集》

全秩二件，黄洪宪付一卷，而山海关主事陈果被论!去，提督主事张迓续以封王出使，未得给与。适

左佐郎韩世能、提督员外姜镜愍我国之事，如请援、馈银等事，终始致力，出于诚恳。臣等无以为谢，

以全秩一件、黄洪宪一卷、纸六卷赠韩世能，又以全秩一件赠姜镜矣。”⑤

朝鲜使臣赴明国贸、个人购买的汉文图书遍及各个领域。文学方面，主要有中国文人的别集，以

及戏剧、野史、传奇小说等稗官文学，范围相当广泛。“朝鲜王朝从明、清积极引入各种图书，其背景

是国家政治的需要、‘好学君主’积极的图书政策、两班官僚和在野读书层的欲求等诸种因素的综

合。”⑥

三、朝鲜使臣在明朝文学交流的作用

朝鲜使臣带着多重使命赴明，在明朝进行了广泛的文学交流，从而使两国的外交带上了浓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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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色彩。这些交流，其作用已经超出了文学层面的相互关系。

１． 增进了双方的友谊

朝鲜使臣与明朝文士的文学交流是建立在相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相当的文学素养，也使他们

之间具有一种相知相熟的挚友之感。

明朝文士作为使臣出使朝鲜时，就与朝鲜文士结下了友谊。有的朝鲜文士又作为使臣出使明

朝，得以与老朋友再次相聚，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友谊得到深化。熊化出使朝鲜时，李廷龟担任馆伴，

二人初次相遇，便一见倾心，诗文相酬，相互推重。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李廷龟出使明朝，此时熊

化刚刚担任都御使，两人得以再次会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熊化“迎接月沙，极其敬礼，请月沙坐北

壁，自坐南壁。……月沙以佩刀赠之，曰：‘此乃吕虔刀也。’熊公爱而佩之，所赠者怀素亲笔千字文一

轴、苏东坡亲笔书一副。”二人自然延续了他们之间的诗文唱和，李廷龟赠熊化诗三首，熊化即回赠两

首，李廷龟又酬唱两首。这使李廷龟的学生崔有海感叹说：“华人开心见诚，以文字结义者，未有如月

沙、熊公之交际云。”①

许筠与丘坦的交谊也具有典型性。许筠和丘坦的初次见面是在明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这年，明

朝因册封皇太子派遣顾天峻、崔廷健出使朝鲜，丘坦担任这次使行的从事官。朝鲜方面，李好闵担任

远接使，许筠则是从事官。许筠与丘坦相识后便成为挚友，丘坦在朝鲜期间二人有过频繁的交流。

明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许筠作为千秋使被派往明朝，当时丘坦担任辽东游击。老朋友再次相见分

外高兴，丘坦邀请许筠做客，盛情款待。许筠和丘坦都是不拘小节的人，遇见故交是十分难得的事

情，所以他们也就不拘于礼法而微服相见了。明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许筠作为冬至兼陈奏副使出

使明朝。许筠很想在这次使行中再次见到丘坦，但丘坦因事去了辽阳，二人不得相见。许筠回国渡

过界河鸭绿江时，回想起上次和丘坦见面、赋诗相赠的情景，而这次却不能相见，不禁伤感不已。这

次出使，许筠写下了《乙丙朝天录》，其中有《读李氏焚书》诗三首，记述了他和丘坦的交往，赞颂了丘

坦如麒麟和凤凰一样的高尚品格。

文学是朝鲜使臣与明朝文士交往的媒介，唱和是双方加深友谊的有效方式。频繁的诗文唱酬，

使朝鲜使臣与明朝文士的友谊得到升华，使双方成为交谊深厚的异国挚友。

２． 解决了两国间的政治问题

在国与国的外交中，外交文书是沟通双方信息的重要工具。“朝鲜对明保持朝贡关系并执行事

大外交，不言而喻，表笺、奏章等事大文书则成了传达意向的重要手段。”②在朝贡制度下，朝鲜向明

朝呈递官方文书，是朝鲜遣使朝贡的必备手续和前提条件。由于朱元璋认为朝鲜的表笺中有“轻侮

之辞”，发生了扣留朝鲜使者、勒令朝鲜将撰写者押送南京发落等事情。由表笺问题带来的不愉快，

使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出现了不和谐。

“表笺事件”发生后，在朝鲜方面辩解无效、明朝并没有要权近赴明的情况下，熟悉明朝国情的权

近自报与撰写表文有关，自愿申请赴明。权近是高丽末、朝鲜初期著名的儒学学者和诗人，长期在文

翰任上，朝鲜的经国策要、外交文字多出自他之手。“初近入朝，帝赐对，知近有学识，命题赋诗二十

四篇。……近应制为帝嘉赏，令从仕文渊阁，且赐御诗，盖宠之也。”③朱元璋作御制诗三首、权近作应

制诗二十四篇，从而使朝鲜文坛名宿与明朝开国皇帝有了一次为人称道的“诗赋相赠”。《静志居诗

话》记载说：“阳村至京师，高皇帝优礼待之，赐衣赐食，爰命赋诗。阳村先之以本国废兴之由，道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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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之所，次之以本国离合之势，山河之胜，与夫邻境之情形，兼述东人感化之意，既成，精华炳蔚，音响

铿锵。帝览之称叹，因命与刘公三吾、许公观、景公清、戴公德彝、张公信辈，偕?南北市来宾、重译、

鹤鸣、醉仙诸楼，帝又赐以御制三诗。”①权近是多次出使明朝的朝鲜开国功臣，极富外交经验和文学

才华。他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了政治性的意愿，也表白了朝鲜的事大之诚，这让朱元璋“嘉叹不已”，从

而赢得了朱元璋的好感。因表笺问题而满腹怒气的朱元璋，在权近作“应制诗”之后，消除了怒气，影

响明朝与朝鲜关系的“表笺事件”，在权近的积极努力下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权近和朱元璋‘赋诗相

赠’，解决了两国间棘手的外交芥蒂，成为明、朝‘诗赋外交’的典范。”②

明朝与朝鲜虽然关系相当友好，但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摩擦，以文学交流为主要内容的诗赋外交

成为解决双方矛盾的一个有效途径。这种外交方式弥补了政治交往上的不足，取得了理想的外交效

果，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彭国栋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故两国交

往，必先声诗。亦合群之意也。至于感物兴咏，陈诗观风，又其次也。中韩两国，自唐代以后，即以诗

达情。降及明清，使节之唱酬，骚人词客之赠答，关系两国交谊者至大。”③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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